
龍，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動物，為鱗蟲之長。中國人
是龍的傳人，將龍視為文明象徵、精神圖騰。古往今
來，龍享有獨特的殊榮——不單「飛」進亭台樓閣、雕
樑畫棟，而且「飛」入文化舞台、節慶活動。舞龍，便
是其中之一。
舞龍，俗稱「耍龍燈」「龍燈舞」，起源於漢代，流

傳於各地。舞龍是我國世代相傳、獨具特色的民間娛樂
活動。從春節，到元宵；從嶺南，到塞北；從城市，到
鄉村，都有舞龍歡慶的習俗，都能看到龍燈舞動的靚
影。經過千百年的沿襲、發展，舞龍已成為一種形式活
潑、表演優美、極具浪漫色彩的民間舞蹈 。唐寅《元
宵》詩曰：「有燈無月不娛人，有月無燈不算春。春到
人間人似玉， 燈燒月下月如銀……」
舞龍最初是祭祀祖先、祈求甘雨的一種儀式，後來逐

漸演進成文娛活動。及至唐宋，舞龍已成為年節常見的
表演形式。舞龍的「道具」是龍燈。龍燈種類繁多。按
顏色區分，有赤龍、黃龍、青龍等；按數量分，有五節
龍、九節龍，甚或長達數百十米的「巨龍」；按材料
分，有用稻草紮的草龍、用竹片紮的篾龍、用布料縫的
布龍，還有因陋就簡，用板凳連接起來的板凳龍等。
在林林總總的龍燈中，最為便捷、長度最大者，當屬

板凳龍。板凳龍，發端於河洛地區。因製作方便，氣氛
熱烈，逐步擴展到南方各地，成為年節一種盛大活動。
時至今日，福建、江西、廣東、湖南、浙江等地，辭舊
迎新，元宵佳節，都可以看到板凳龍別有韻味的身影。
板凳龍因製作簡便、成本低廉而廣受歡迎，名氣日

盛。2008年春節，福建省三明市大田縣的「板凳龍」，
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推薦項目；2021年6月，
國務院公布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名
錄和擴展項目名錄，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申報的民間舞
蹈——龍舞，即「徽州板凳龍」，入選擴展專案名錄。
青少年時代，我在閩北山區邊遠小鎮黃坑生活、耕讀

期間，有幸不止一次觀賞過「板凳龍」表演。正月十五
日，夜幕降臨後，政府所在地許多人家扛着各自的「子

燈」——長約1.2米，寬約20厘米的板凳——匯聚在一
起，幾十上百條板凳，串聯起一條瘦長的板凳龍。
板凳龍，除了龍頭需要「量身定製」外，龍身由一條

條板凳銜接而成。人們把平平常常的板凳鑽孔連接起
來，一戶一節，組成板凳長龍。舞龍隊的成員，出自各
家各戶。但凡懂得操作，體力較好，不受年齡、性別所
限，皆可自由參與。
半個多世紀前，受經濟等條件制約，板凳龍沒有彩

色，不曾裝點，給人一種「灰頭土臉」的印象。雖然，
「龍體」是硬的，可是舞動起來，卻靈活自如，恰似一
條剛中有柔、翻騰自如的游龍。舞龍隊伍行進時，兩面
大鑼開道，幾門禮炮齊鳴，五顏六色的彩旗，迎風招
展，添趣助威。一次，在公社中心小學二樓觀看板凳龍
表演，給我留下深刻印記：操場上，由硬邦邦的板凳串
聯起來的「龍」，宛如活靈活現的巨龍，舞動着、遊弋
着、盤旋着、翻滾着。時而表演「金龍盤柱」、時而舞
出美妙花樣，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板凳龍每條板
凳上，都固定着三支蠟燭，看似簡陋，伴隨着鼓樂聲、
禮炮聲、喝彩聲、歡笑聲，氣氛熱烈，頗為壯觀。
但凡舞龍，舞動之前要鄭重其事的「點睛」。板凳

龍，也有一個簡約的「點燈儀式」。儀式進行完畢，鞭
炮齊鳴，鑼鼓喧天。之後，或原地起舞，或快速遊弋。
圍觀的人群，樂不可支，不怕冷，忘了累，添了勁。板
凳龍舞到哪裏，一張張笑臉追到哪裏；板凳龍舞多長時
間，一陣陣笑聲響多長時間，喜慶的氛圍、祝福的美
意，便也帶到哪裏。當長長的板凳龍，遊動在大街小巷
時，街道兩側圍滿了紅男綠女，飄散着歡聲笑語。此時
此刻，不分男女，無論老少，人同此心，心懷同願——
驅邪滅災、國泰民安，招財進寶、人壽年豐……
鄉愁不老，魂牽夢縈。父母相繼去世後，很少重回故

里，板凳龍偶爾會出現在我的夢境中。這不，昨晚又一
次夢見家鄉的板凳龍。它，名稱沒有變，身軀變得更修
長了，裝飾變得更多姿了，舞技變得更精美了……
懷念你，家鄉的板凳龍；祝福你，夢中的板凳龍！

立春前夕，中聯辦深圳聯絡部舉辦新春茶話
會，邀請曾在中聯辦工作的老同事、深圳涉港
部門及香港駐深機構、團體、創業青年代表
等，在紫荊山莊敘舊迎新，共話來年。
紫荊山莊是一組庭院式建築，位於陽台山下

西麗湖畔，自2010年交付使用以來，便以其特
別的建築設計（獲魯班獎）和功能發揮給人留
下深到印象。當年，山莊的設計團隊寫過一篇
題為《環境中的「看」與「被看」——關於深
圳紫荊山莊的總體與細節設計》的文章，詳盡
解析了它的建築風格。文章開宗明義，指出紫
荊山莊是中聯辦設在深圳的後方培訓基地，毗
鄰水庫，視野開闊，周邊生態環境良好，頗有
自然田園風光之韻味。
山莊建築以簡約為主基調，低調內斂，輕鬆

舒適，設計語言現代而自然，體現了粉牆黛瓦
的傳統民居和嶺南建築的地方風格。根據地勢
條件和山體特徵，綜合運用遮、藏、隱等手
法，嚴格控制並化解建築物的視覺體量，借助
錯落有致、水平延展的形貌與周邊山形水勢融
為一體。山莊以綠色、生態、節能為主導，採
用恰當的建築技術與應對手段，合理地詮釋並
平衡了「非公共建築」「非平地建築」「非常
規性培訓設施」的特殊功能需求。而所有這一
切努力，歸結起來，既與「看」有關，要讓人
們充分感受到並發掘出環境的潛在價值；又與
「被看」有關，即充分考慮到建築物對自然環
境的影響。在「捨艷求素」的總原則下，淋漓
盡致地呈現出樸素主義的美學觀，使這些掩映
在湖光山色中的建築與周邊環境相互成全，組
成一幅淡雅而莊重的自然人文畫卷。
走進山莊，獨具特色的山水風物次第展開，

濃郁的文化氣息撲面而來：國學大師饒宗頤先
生題寫的「紫荊山莊」四個大字，蒼勁而飄
逸，或凸塑於牆面、或鐫刻於山石、或印製於
工藝擺件和日常用品；各種功能的樓堂廳室，
迂迴曲折的過道走廊，因形就勢的亭台軒榭，
懸掛着風格多樣的書畫作品；院子裏不時有瀟
灑俊朗的羅漢松雜然而列，紫荊、丹桂等觀賞
花木點綴在滿園綠意之中，長長的親水木棧道
在一片煙波上蜿蜒起伏……
當然，我要書寫的紫荊山莊，遠不止於山水

人文的客觀描述，而是親身參與的一個個故
事，記錄了自己與香港工作的一段緣分。這些
故事和緣分，在人看來不過是生活的庸常，而
庸常之中，微芒不朽，於心自知，便也成了生
命的詩和遠方。
紫荊山莊竣工前一年，我出任中聯辦辦公廳

主任。由於這是中聯辦成立以來最大的建設項

目，辦裏高度重視，領導每個月至少會有一次
到建設工地，檢查督促施工進度。我陪同前
往，走遍了山莊的每一棟樓，每一條廊，每一
處轉折起伏、犄角旮旯，見證了山莊從雛形到
成型的全部過程。記得一個細節，領導讓我發
動辦裏的一幫秀才，為山莊的道路、亭台、水
體命名。我們想了不少名字，如南來亭、北往
廓、紫荊道、香江徑等，雖然後來基本未獲採
用，但命名過程加深了大家對山莊建築及其功
能的理解。好比十月懷胎，一朝分娩，乃至取
名定號，別有一種感情。
山莊投入使用後，作為中聯辦的後方基地，

與原來的貝嶺居相比，舉辦會議和活動一下子
方便了許多，規格也上了檔次。我作為辦公廳
主任，上下張羅，體會尤深。多元化的香港，
成就了多樣性的紫荊山莊。很多難忘的故事記
憶猶新，出於保密需要不便細述，但那段時光
已變成生命的養料，滋潤着我的人生。

華樓半隱入山莊 煙水蔭亭棧道旁
一樹紫荊千百朵 迎來遠客話香江

當然，凡事都有它的兩面性。基地建好後，
因其方便性和高檔次，有關方面的會議、活動
和接待明顯增多了。對我們這些會務保障人員
來說，加班熬夜成了常態。但內心充實，忙而
不累，樂在其中。有時還忙裏偷閒，三五好
友，秉燭夜談，賞月小酌，頗得蘇東坡「此生
有味在三餘」之趣。所謂三餘，即冬者歲之
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乃古人告誡
世人珍惜光陰，利用一切空餘時間來求知悟
道。

闌夜無眠怪月明 但邀小酌到雲亭
從來賞月中秋好 不覺春分也忘情

充實的時光總是短暫的，一轉眼三四年就過
去了。2013年下半年，香港青年學生工作形勢
陡然嚴峻起來，我被調任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
長。此後再來紫荊山莊，就不是辦會而是參會
了。我也常組織一些青年朋友來山莊開展活
動，但有關安排需要與其他部門協調時間和場
地，全然不似當初凡經手皆是中心工作，一切
以我為主。尤其是活動間歇，需要張羅的事情
不多，沒有了以前無時不在的忙碌感。每每獨
步山莊，任思緒天馬行空，若有所思，亦若有
所失。

去歲樓堂去歲風 故園小徑故人蹤
閒來把盞吟哦處 煙水寒亭月色濃

時間來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全面爆發。春
節探親返工時，被告知不能直接回港，需在山
莊留居觀察一個星期。其間，雖然也處理了一
些公務，但總體上還是隨心所欲地閒住。偌大

一個園子，幾乎沒有什麼人。山色水意，樹姿
藤影，鳥語花香，任我擷取。入夜，在起伏蜿
蜒的小路上散步。寒空中一彎新月，與朦朧的
路燈光相互映襯。時令剛過四九，南國的風仍
有些涼，但不冷。心靜下來了，會想一些與山
莊發展相關的人和事。樁樁件件，物是人非，
不免生出「當時只道是尋常」的感慨。

冷月如鈎照紫荊 一彎小路伴寒燈
誰人闌夜徘徊處 養得禪心好賦能

一場大疫鋪天蓋地而來，不知將對人類生活
產生怎樣的影響。造化弄人，何以自處，思前
想後，心緒悠悠。於是，除了像往常那樣作絕
句抒懷，還填了一首小令《天淨沙》：

寒空冷月如鈎，虯松曲徑幽幽。一片煙波翠
岫。夜闌時候，滄桑欲說還休。
不曾想，這一個星期的逗留，竟成了自己與
山莊的告別禮。後來疫情越來越嚴重，管控越
來越嚴，直至全面封關，年底正式調離中聯
辦，中間再沒回過內地。當年二三月間，因國
務院港澳辦人事變動，回紫荊山莊開了一次
會，但車接車送，即來即走，只在會議室待了
一個多小時，算不得數。這一別，竟是整整四
年！
此次回山莊參加茶話會，久別重逢的感覺一
陣陣襲來。我提前兩個小時就到達山莊，獨自
走遍了主要的道路和景點。冬日暖陽下，信步
山徑，徘徊林蔭，邊走邊想邊拍照。我特意去
到那泓小小的露天游泳池邊，彎腰試了試水
溫。想當年，會議和活動之餘，無數次在這裏
揮臂暢游。清晨冬泳的記憶尤其深刻：天光尚
未大開，空中飄着微雨，冰涼刺骨的寒意與戰
勝自我的快感交相作用，別有滋味。不知道什
麼原因，園子中心區域的綠化樹似乎被砍了不
少，湖邊人工溪流基本乾涸了，主樓旁高地上
有一些大人物的手植樹，說明牌也被摘掉了。
漫步其間，總覺得有些落寞。或許，山莊還是
那個山莊，我已不再是原來的我。
山莊於我，辦公廳期間如果是主場，青工部
期間成了客場，離港之後就是他場了。心下雖
一往情深，終歸漸行漸遠。其實，人生天地
間，忽如遠行客，一切際遇都不過是這三個場
域的故事。高低遠近，喜怒哀樂，起於人事，
更源於內心。一步一步往前走，相逢於路，聚
散隨緣，自有一份恬適自在。

2010年，我寫了篇《鄉愁治療：以李輝英出土作品來考察》，
於今拿來細讀一遍，不禁感慨良多。不過，他以作品來「治
愁」，比之徐訏，實是好得多了。鍾玲說徐訏：「……我總不時
見到他眼中那般落寞，大概雖然在香港住了三十年，他與此地的
商業社會仍然格格不入罷！」我相信，李輝英「落寞」，應該沒
徐訏那麼嚴重。
憑着在內地的文名，李輝英在香江的生活不成問題，寫稿、教
書、出版，着實為他掙了不少利和名，在中大教書，更是桃李滿
門。他在港的筆耕成績，何慧在《李輝英的鄉情小說》中說：
「李輝英南下香港後的創作主要有三方面內容：一、繼續從事
抗日主題的小說創作，代表作是長篇小說抗戰三部曲《霧都》
《人間》《前方》。二、抒發思鄉的感情，代表作是長篇小說
《鄉村牧歌》。三、是揭露香港社會的黑暗面，代表作是長篇小
說《四姐妹》。」
何慧強調：「縱觀他的創作歷程，他的創作實績，還是以回憶
中國大陸的生活為多。」正是這種創作路向，正是療治他「鄉
愁」的靈藥。
他在195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小報《上海日報》上，有個〈詩．
文．圖〉的專欄，引述一首古詩，來大訴鄉愁病，如《黃鶴樓》
裏，他慨嘆：
「時間已近傍晚了，矚目遠望，自己的故鄉，是在哪個方向
啊，你叫客地久居的遊子，為你增加了多少放不下的回想？」
李輝英用這方法遣愁，確得以慰撫心靈。不過，他在香港創
作仍希望融入「本土意識」，但所寫的作品正如鍾玲之說徐訏：
「即使他近年寫了不少以香港為背景的短篇小說，字裏行間也
嗅不出香港的氣息。」
這用在李輝英身上，亦十分適合。
15年前，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編一套作家作品評論集，我對主
事的林曼叔說：「要選編李輝英，張雙慶是絕佳人選。」張雙慶
和李輝英先是中大師生，後是同事，正所謂亦師亦友也。書終於
編成，內容相容可觀。張雙慶有篇〈回憶李輝英先生〉，其中有
一段說：
「甫退休，身體就發現有問題，原來還擔心癌症一類的惡疾，
後來才驗出是柏金遜病。自此以後的十餘年，李先生一直與病魔
搏鬥，多次進出醫院。我每月至少有兩次去看他。開始時病不太
嚴重，有時還可以約出來見面，在北方館子吃點大家都喜歡的麵

食、涮羊肉，後來就連這也辦不到了。柏
金遜病的人忌緊張，一緊張就會控制不了
自己，顫抖、流口水等症狀會出現。偏偏
李先生一見我就興奮，病症就出現，弄得
我也很不好意思，不知道要不要多去看
他。」
這是難得的師生關係。我曾佩服張雙慶
的普通話如此了得，他的老師正是李輝
英。我最大的興趣是，在李輝英的晚年，
不知他的鄉愁病是否已痊癒了？抑或在柏
金遜下，已渾忘了故鄉了？
《李輝英作品評論集》是部好書，對研
究李輝英是第一好書。

就「撞親」、「跌親」、「仆親」、「哽
親」、「嚇親」這幾個廣東話用詞，書面語
中會說成「碰到/碰着了」、「跌倒/跌倒
了」、「仆倒/仆倒了」、「哽住/哽着
了」、「嚇到/嚇着了」。
「跌親」、「撞親」、「仆親」指身體某部

分曾「接觸」到硬物；「哽親」指曾有較大件
的東西「落近」（「接觸」）到咽喉；「嚇
親」指曾「接觸」到一些異常或驚嚇的現象。
綜合而言，當中涉及「近」的現象。

「親」者「近」也，廣東人於是來個代換：

以「親」代「近」
也就走出了上述的講法來。為免與「親」的用
法混淆，有人便創作了以口字部首的「嚫」字
作書寫字，以致不少人誤認為這才是本字。
「哽」的文讀是「耿/gang2」，「kang2」

則是口語讀音。「仆」，讀「付」，向前跌倒
伏在地上的意思，如：仆倒；前仆後繼。就
「仆倒」、「仆親」二詞，口語所取讀音是
「puk1」，較接近「仆」的普通話讀音「pū/
撲」。值得一提，不少人把「仆」誤寫成其近
形字「扑」（「撲」的異體字和簡體字）。
《史記．項羽本紀》有載：

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
「俎」讀「左」，多因與「組」形近而誤讀作
「組」。刀俎指刀和砧板，宰割的工具；
「砧」讀「針」。意謂如今的形勢人家好像是
切肉的刀和案板，我們是魚肉，還有什麼說的
呢？比喻活在別人的形勢下，無話可說，唯有
默默承受。後有以「俎上肉」比喻無力抵抗而
任由宰割的人。就上述情況，廣東人會說：

肉隨砧板上
「隨」，「從」也，這裏有「在」的意思。沒
錯，目下當事人任人宰割，但如捱得過，他不
日就有翻身的機會。歷史上，越王勾踐臥身嘗
膽，經過十年生育、十年教化，他才有機會去
報仇雪恨，不但復國，且能稱霸一時。
示例：
有冇搞錯，又取消航班！
人哋大航空公司，話點安排就點安排，正所
謂「肉隨砧板上」，你可以做到啲咩呀！
話好多機師病咗，要取消好多班機呀！
有時真係兩難，「唔通」唔顧住大家嘅安
全，迫啲病嘅機師返嚟起機咩？
當某人被人家綁起，正是動彈不得，所以

就算遭人痛打，也無還擊的可能，那唯有抵
受着痛楚，任由處置；廣東人就有句：

綁住就抵得打
比喻形勢比人弱時就只得就範，與「肉隨砧
板上」有異曲同工之妙。
廣東話的「唔通」相當於書面語的「莫

非」：
唔通→不通

通→是，不通→非，不→莫
不通→莫非

◆黃仲鳴

李輝英的鄉愁病

撞親、跌親、仆親、哽親、嚇親．肉
隨砧板上．綁住就抵得打．唔通

家鄉的「板凳龍」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張桂輝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一樹紫荊千百朵

◆重返紫荊山莊。 作者供圖

◆這是研究李輝英第
一好書。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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